
! 如 果 没 有 这 场 惨 案 ，

201 3 年 6 月 22 日 对 于

宝山月罗路上广裕化

工厂忙碌了一周的工人而言，只是

一个普通而又难得的周六休息日。

他们中，没有任何人接触过枪

支，听到枪响的那一刻，一些单纯的

工人以为只是车胎爆胎，直到工友和

老厂长李致中应声倒在血泊中，死亡

的恐惧迅速在整个工厂蔓延⋯⋯

当晚1 1 点1 0分许，惊恐万状

的工人们躲藏在工厂的仓库里，62

岁的范某某在与4名勘察人员的搏

斗中，用劫来的步枪朝着其中一位

打完最后一枪，终于被勘察人员合

力制服在地。

除了右手手持的这把步枪，勘

察人员还缴获了背在范某某左肩上

的一把猎枪：“ 抓获的时候，他的口

袋里还有一把手枪和多发子弹。”

“ 我已经杀了那么多人，再不

干掉回收废品废铁的张老板，我不

是便宜他了吗！”范某某在庭上的

话，给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究

竟有什么深仇大恨使其下此毒手？

" 2000年左右，60多岁的

李致中经人介绍承包

了上海宝山区一家小

化工厂，由于经营不善，化工厂在

1 0年后欠下高达数千万元的外债。

201 1 年，通过范某某侄子范

国富的介绍，范某某的远房亲戚

张建国 拿 下 了 广 裕 的 承 包 经 营

权。“ 201 1 年5月，我来到工厂担

任办公室主任的职位，除了财务

和收废品废铁的张老板，工厂里

招人退工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

说了算。”范某某说。

201 1 年6月，范国富与李致中

达成了协议，双方约定“ 共同经

营”，原有债务由李致中方面承

担，经营收益四六分成，李致中得

六，范国富得四，并且约定由范国

富一方投入400万元进行一次技术

改造。但是，一位离职财务人员

“ 范国富有做假账的行为” 的告

发，让李致中与范国富之间有了裂

痕，李致中走上了举报的道路。

201 3年4月，由于外债常年不

还，工厂的用地被法院拍卖，工厂

进入了停产期。

停产期间，工厂的两个仓库被

老厂长李致中分给两拨人使用，一

间工厂给范某某用于堆放五金配

件，另一间划给回收废铁废钢的张

老板使用。为了看住厂里的设备，

双方都派了人。代表范家的是范某

某，代表李家的则是来自河南的张

云峰。

# 庭审现场，被害人李致

中的亲属诉讼代理人

陈 述 说 ：“ 案 发 前 一

天，双方发生过激烈的肢体冲突。

当时，范某某就扬言要报复。”范

某某的供述也证实了这一点；“ 案

发前一天，本来双方都说好了设备

的处理方案，等到我们要搬设备的

时候，老李又临时反悔，他拽住仓

库的大门，不让我们的设备出去。

这让我很恼火，但我最恨的还是那

个张老 板 ， 他 平 时 就 一 直 欺 负

我。”

6月22日当天上午1 0点，范某

某的儿子小何接到父亲的电话：

“ 老爸在工厂里受人欺负，今天一

定要好好教训他们，你过来给老爸

帮忙。”

下午3点半，范某某开着从二哥

那里借来的一部绿色POLO车在浦东

东方路上接到了小何，看见儿子当

天穿了一件玫红色的T恤衫，范某某

把随身带着的工作服扔给了他：

“ 你穿得太显眼，换上这件工作服，

这样去了工厂不容易被发现。”

父 子 俩 驱 车 开 到 位 于 宝 山

区月罗公路附近停了下来，小何

换好衣服，关掉了随身携带的两

部手机。下车后，范某某搬来废

弃的木板搭在墙上，和儿子爬墙

翻了进去，安排儿子坐在一间车

间里面。

$ 第一个惨遭杀害的工

友就是张云锋，案发前

8天刚被老厂长李致中

从江苏泰州派到位于上海宝山的

化工厂负责设备的拆除。

“ 他来了以后，为了堆放在工

厂里的钢铁材料，我们发生过争

执。”昨天的庭审现场，范某某如

此回忆。

6月22日下午，范某某发现堆放

在厂区里面的不锈钢材料不见了，

愤怒的他遇到了同在厂区办公的张

云锋：“ 我问他不锈钢怎么会不见，

他骂我是老头子，材料不见了跟我

无关，我当时就跟他吵了起来。”

据范某某的儿子小何的笔录，

争吵发生后，范某某回到仓库，拿

出一瓶装有硫酸的瓶子装入注射

器中。两人在小何所在的仓库里第

二次见面，争吵再次点燃，范某某

声称张云锋威胁他“ 再吵搞死你

全家”，自称被这句话彻底激怒的

范某某，随即将硫酸喷向对方。

张 云 锋 此 时 发 出 痛 苦 的 叫

声，范某某的儿子见状，抄起墙角

的F形铁管，从张云锋的后背敲了

上去，遭到重击的张云锋倒在了

地上，小何见状，心生害怕，扔掉

了铁管。

看见儿子停手，范某某又捡起

铁管往张云锋的肩部、颈部敲了下

去：“ 砸了大概三四下，我看见他

趴在地上不动了，脑浆也流了出

来。但我害怕他还会叫，会招来其

他工人。我就又绕到前面，又用铁

管重重地击了几下。”

直到确定张云锋已死，范某某

叫上儿子，用仓库里的编织袋掩盖

了这个共事只有8天的同事的尸

体，并用硫酸喷涂墙壁，试图隐藏

墙壁上的血迹。

% 事后，范某某决意与儿

子分开，独自一人开车

离开了工厂。在回到前

妻位于沪南公路上的家后，范某某

取走了放在那里的猎枪、子弹等物

品，晚上6点多，范某某把二哥的车

钥匙留在了前妻家里。

走出小区，他搭上了附近的一

辆“ 黑车”，并对驾驶员卞某说：

“ 去周浦。”

然而，当车辆行驶到沈陆公路

附近时，卞某打电话的动作引起了

范某某的不满与怀疑。“ 我当时叫

他下车打电话，他就打开车门走了

下去。我见状也下了车，对他说你

把车给我，你人可以走了。他愣了

一下，嘲笑我说老家伙，你想钱想

疯了吧。”

这句话引起了范某某的二度

“ 发飙”：“ 我叫他打开后备箱，我

取出猎枪，本意是想吓唬一下司

机，让他把车给我。没想到，他以为

我拿的是假枪，还冲了过来骂我

‘ 拿 把 假 枪 就 想 吓 唬 人 ， 谁 怕

你！’”

手里拽着猎枪的范某某下意

识地就把子弹上了膛，扣动扳机后

击中了司机：“ 应该是击中了他胸

部的位置。”

知道自己杀害了无辜的驾驶

员，范某某在回忆时语气中流露出

强烈的愤恨，而这股愤恨就连他自

己也不知道该指向谁：“ 如果不是

因为那个司机死了，我也不会破罐

子破摔。他是无辜的，我的枪是真

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不相

信！”

& 驾驶着卞某的比亚迪，

范某某一路开车辗转

又回到了化工厂附近，

对于再次回到第一起血案的案发

现场，范某某在庭上解释说：“ 我

最恨的是工厂里负责回收废品废

铁的张老板，他在工厂里毁了我们

不少东西，我要回去找他报仇。”

想到下午被同事嘲笑年纪大、

前面又被黑色司机怀疑枪是假的，

范某某觉得自己孤身一人也许应付

不了工厂里众多的工友，于是，他以

问路为由，开车来到了一个海军民

防部队门口，想抢把冲锋枪：“ 我看

到部队门口的哨兵很年轻，对我也

很和善，还热情地为我指路，我想

到自己也是海军民兵出身，心里很

不忍，犹豫了一下就开走了。”

这番勉强的解释很快被范某

某接下来的行为给否定了：“ 我觉

得自己放弃不了杀害张老板的念

头，我 又 找 了 第 二 个 部 队 的 哨

兵。”

这一次，年仅1 9岁的哨兵孔

波没有逃脱范某某的血腥枪击：

“ 我冲上去朝他开了一枪，抢走了

他背的 步 枪 。 还 打 伤 了 他 的 队

友。”

抢到了枪，范某某发现枪膛里

并没有子弹，他在半路上给步枪和

猎枪都上了几发子弹。

回到工厂门口，范某某看到老

厂长李致中和工友王荣海走了出

来，“ 砰”、“ 砰”两枪后，两人倒在

了血泊之中⋯⋯

紧接着，范某某冲进了门卫

室，朝里面的甘肃工人夏欢欢开

了一枪，朝另一个工人开枪的时

候，那人拔腿向仓库跑去，不幸的

夏欢欢成为第6名也是最后一名

死者。

’ 庭审期间，公诉人宣读

范某某前妻何某的笔

录时，坐在旁听席上的

记者听到这样一个细节；“ 案发当

天傍晚，范某某回到我的住处，对

我下跪，磕了三个响头，他说对不

起我和儿子，叫我好好照顾好儿

子，然后就走进房间拿走他用了多

年的拉杆箱。”

1 951 年出生的范某某曾在海

军民兵服役5年，1 983年起进入一

家混凝土厂担任保卫科科长的职

位，他那把杀害黑车司机卞某的猎

枪正是从朋友那里花1 万元买下

的，并花500元买了子弹。

就是这把猎枪，陪伴他走过了

接下来的独居岁月。范某某的辩护

律师程培新在庭审结束后告诉青

年报记者；“ 会见了他好几次，每

次他都会提到他最大的爱好就是

擦他那把猎枪，每天一定要擦到外

壳发亮才高兴。”

记者了解到，早在范某某的儿

子小何很小的时候，范某某与前妻

离了婚，离婚的理由与范某某脾气

性格暴戾不无关系。律师程培新对

记者说；“ 他的性格比较孤僻，周

围的人的确很难与他相处，说不到

几句话，他就会发很大的脾气。离

婚后，他与妻子、儿子几乎也不怎

么来往，儿子结婚后，大概只有逢

年过节才会聚在一起吃顿饭。不仅

如此，他与自己的两个哥哥，也是

这样。”

庭审现场，范某某的辩护律师

举证表示：“ 根据司法鉴定，范某

某具有冲动型人格缺陷。”

庭审持续了一天时间，庭审结

束时，合议庭宣布将择日对此案作

出宣判。

( 惨剧发生后，广裕化工

厂内的模样便再也没

有发生过改变，大门紧

锁，后方的场景凄凉、萧条。

如今，只剩下了由当地镇政府

雇佣的三名保安轮流看守。而曾经

工厂内的近百名工人，在得到遣散

费后，也纷纷不再与这家工厂有什

么关系。不时有骑车人经过，但很

少有人会抬头看一眼工厂。

当初引起工厂内两派矛盾，并

引发血案的设备，如今已不属于其

中任何一方，将被拍卖。工厂大门

前，贴着一张宝山区人民法院的公

告，纸张已有些泛黄，公告显示：“ 上

海广裕 精 细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应 于

201 3年1 1 月20日前支付欠款共计

31 601 73.1 5元。到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对上海广裕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位于上海宝山区月罗路581

号内设备等财产予以拍卖。”

公告上的时间为201 3年1 1 月

1 2日，保安昨天告诉青年报记者，

公告一出，便时不时有人要求前来

查看设备，甚至一天好几批，然而

均被挡在了门外。

半年间，几乎没人再进入过这

家工厂。“ 包括我自己，这家厂多

大我也说不清楚。”

) 浦东大道290弄，这个

房龄三十余年的老式

里弄，位于紧靠陆家嘴

的黄金地段，距离宝山月罗公路30

多公里。

因为范某某在此处拥有一间

20多平米的房屋，并在此居住过十

多年，与案件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

系，引起了媒体关注与居民的私下

讨论。

事发后，曾有大量警察因调查

敲开了小区某号204室的房门。不

过，曾见过范杰明的邻居们向青年

报记者透露，其实早在十多年前，范

杰明一家便已搬离了此处。房子虽

仍属范杰明所有，但在其本人亲自

安装的防盗门背后，居住的却是与

范杰明毫不相识的年轻人，一切借

房合同、手续都是通过中介与范杰

明的委托人进行，唯一给租客的印

象不过是租房合同上的三个汉字。

事发过去半年多，有邻居因为

此事搬离了这幢楼，将房屋租了出

去。

有的邻居则对此不愿意多谈：

“ 别人家的事我们不好多说的。就

不要再问了。”

还有邻居只能拼命从脑海里

搜索多年前的回忆，对这个男子的

印象是，“ 爽气，节约。”

还有的邻居，坦言好多年没见

了，嘴里不断重复着：“ 这家的房

东出事 了 ， 这 家 的 房 东 出 事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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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 6·22”枪击案昨日开庭 致6死4伤的范某某：我知道 自己 犯下了滔天大罪

原本只是工厂老板与承包商之间的经济纠纷，受雇于其中一方的办公室主
任却选择了用喷溅硫酸、铁管击打、枪支射击如此血腥凶残的方式实施报复，造
成6死4伤的惨烈后果。昨天，宝山“ 6·22”枪击案在本市二中院C101法庭公开
开庭。面对检察机关指控的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抢劫枪支罪、非法买卖枪支弹
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五项罪名，62岁的犯罪嫌疑人范某某语气干脆地回答说：

“ 我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我自己也有亲人。请求法庭快审快判，告慰死者
的家属⋯⋯” !"#$% &’ ()*+,-.


